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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回第十三回  吃官司隊長受奇羞　想議員公民發狂吃官司隊長受奇羞　想議員公民發狂

　　熱眾人也問過伯和等名姓，各道久仰，客套了幾句，才隨意坐下。儀芙隨問壽伯今兒陪著倪老伯在那裡玩耍，到得這般遲？壽

伯便把日間在城內吃茶，後來又到王熙鳳家坐了一會等情，大略向儀芙講了。儀芙笑說：「怪道倪老伯紅光滿面，原來剛才會過親

了，不知幾時覆席？我們還可叨擾一杯喜酒呢。」壽伯道：「快了快了，就是後天。」儀芙道：「原來倪老伯後天請客，那可妙極

了，不知可用得著我這個俗客嗎？」伯和道：「只恐尤先生不肯賞光，那有不奉請之理。」正言時，侍者在門口說了聲有客，眾人

又各起立。伯和見那來者身穿軍服，器宇軒昂，面色略略帶紫，兩眼露出凶光，一進來便把右手向額角一揚，行了個軍禮。這幾位

紳董，也都恭恭敬敬，答了個正式鞠躬之禮。儀芙搶上一步，同那人拉手說：「劉隊長為何來遲？我們恭候許久了。」那劉隊長笑

了一笑道：「我白天在司令部，因有幾個兵士，犯了我的軍法，我為著這件事，親自發落了那幾個人，因此出來得晚了，累你們多

等，很對不起。」儀芙道：「不知如何發落的？」劉隊長笑說：「有何發落，槍斃罷咧。」　　眾人聽了，都吃一驚。晰子忙問，

究竟犯了什麼法，有這槍斃的罪名。劉隊長道：「法呢並沒犯什麼大法，只因他們不聽我的話，所以我便把他們槍斃了。」黃萬卷

接口道：「不聽說話者，無傷也，乃至槍斃乎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豈不聞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，而況人乎

哉！」劉隊長聽了，不大懂得，料是駁他的話，頓時把雙眼一睜，大聲道：「你這位先生說些什麼？我們當軍人的，言出如山，若

有不聽的，便是犯法，莫說是我手下人，即使不是我手下人，我要槍斃誰，便把誰槍斃了，看他逃到那裡去！」萬卷嚇得不敢再

說。晰子恐劉隊長生氣，慌忙賠笑道：「隊長誤會了，方才黃先生說，這種不聽說話的人，應該槍斃呢！」劉隊長笑道：「那才對

咧。」

　　伯和悄悄問壽伯，這劉隊長是誰？因何如此蠻橫？壽伯低聲道：「他乃是我們都督手下五虎將之一，敢死隊的隊長，人雖粗率

卻還有些肝膽，本是武教習出身，都督未光復時候，就和他十分知交，所以現在軍政府成立，他的權柄也大得很，我們都不得不拍

拍他馬屁。你聽他說話蠻橫，其實並不可怕，因他常說槍斃人，卻從未見人被他槍斃。剛才一篇話，也是故意說著哄哄你們呢。」

伯和方才明白。儀芙道：「客齊了，請各位點菜入席罷。」

　　隨把墨盤推向晰子面前道：「請汪老夫子先點。晰子滿面堆笑，順手取枝筆，在硯池內潤了一潤，見是枝開花的，忙換過一

枝，豈知乃是枝破筆，不覺哼了一聲，高喊堂倌取筆。叫了兩聲，沒人答應，儀芙忙替他叫人鈴按了一按，侍者進來，儀芙命他取

筆，侍者出去，半晌不見取到。晰子好生性急，只得把那枝開花筆在口中含了又吮，好容易將筆頭吮尖了，已弄得滿嘴唇都是黑

墨。晰子也顧不得許多，略把衣袖拭了一拭，先取菜單一看，見五花八門，寫著二十餘種，都是他愛吃的，一時竟不得主意，意欲

照單全點，又恐肚子裝他不下，只得勉強割愛點了八樣菜。寫罷，見九如已在旁邊恭候，手中還拿著侍者送來的那枝好筆，慌忙起

身讓他點。九如坐下，一手潤筆，一手將晰子的菜單看了又看，連說點得好，他便一一如一的抄了一張。接著衛運同見他二人點的

是牛尾湯、燴魚、豬排、童子雞、龍蝦、火腿蛋、咸牛肉、鴨片飯，搖頭說太多了，便減去二色，只點六道。伯和央壽伯代點了六

樣，其餘各人挨次點畢。儀芙又拿了一疊局票，先替伯和寫了王熙鳳，再問晰子等人，都說沒有。壽伯道：「今兒又不是在堂子中

請客，況且汪老夫子等都是道學中人，這個俗例，可以免得。」儀芙也知除卻自己和壽伯、伯和外，沒第四人叫局，笑道：「免去

也罷。」隨把寫就的那張局票撕了，請晰子上坐。晰子讓劉隊長，劉隊長卻毫不客氣，大模大樣的坐下。儀芙自居主席，伯和等也

隨意入座。儀芙命侍者開了瓶白蘭地酒，先問劉隊長要不要？劉隊長不知這白蘭地酒的方量很猛，平常都用高腳杯喝的，他卻把大

玻璃杯教他倒，見那侍者只替他倒了淺淺半杯，不由的心中冒火，圓睜雙眼，喝道：「倒滿了。」侍者嚇了一跳，忙滿滿的給他斟

了一大杯。下首坐的晰子，見劉隊長用大杯喝酒，自己焉肯放鬆，也把大杯給他倒酒。侍者被劉隊長嚇怕了，不敢怠慢，也滿滿的

斟上一杯。再看這一瓶酒去了兩大杯，所餘無幾。又見九如、守愚等都高高舉起大杯等著，暗想今兒這班客人，好大酒量，一個個

照這樣的大杯斟去，料想非得五瓶白蘭地不夠，即忙又去拿進四瓶酒來。儀芙見了，暗暗心痛，卻又不能阻擋。眼見得五瓶酒都開

遍了，暗說完了完了，這五瓶白蘭地酒，已去十五塊錢，今兒這頓請客，至少須得三十塊錢。幸虧得姓康的那邊敲出了五千洋錢，

我也有幾百分頭，否則真要大蝕其本咧。一賭氣便把剩下的白蘭地自己斟上一大杯，一氣喝了三口。

　　同席那位錢守愚先生，久慕這白蘭地的大名，今兒與他第一次見面，覺得他初出瓶口，有一股香氣撲鼻，意欲嚐嚐滋味。因見

眾人都不曾動，自己也不便出手。然而喉中已癢得不堪，今見主人飲酒，自覺再也忍耐不住，暗想此時不飲，更待何時，即忙舉杯

笑說：「記得小說書上，有什麼白蘭地一口一杯，我看這酒量也未免太大了。」一邊說著，一邊已呷了一大口，■嘟嚥下肚去。誰
知下嚥猶可，一咽之後，頓覺得喉中辣不可耐，舌頭也變得麻木不仁，那一股辣氣上衝腦門，不知怎的他一雙六親不認的老眼中，

竟流出兩滴眼淚來。啊喲二字，幾乎出口。忙把酒杯放下，假意嗽了兩聲，掏出手巾拭去眼淚，掩過痕跡，還覺口中熱辣辣的難

過。看台上沒有下酒菜，只得取了塊麵包，向口中一送。不料這塊麵包是烘過的，邊皮很硬，守愚門牙已有幾隻脫落，很命一咬，

麵包皮正磕在他牙肉上，這一痛非同小可。而且麵包入口，進退兩難。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，恰巧侍者端上湯來，呷了兩口，才把

半塊麵包送下肚去。

　　這邊錢守愚先生吃了兩樁暗苦，誰知他對面的黃萬卷先生，也鬧了個小小笑話。他見壽伯等吃麵包，都用刀將麵包剖作兩片，

在中間涂些糖醬，然後合擾了，細細嚼吃。暗想這種大約是內家吃法，往日我見別人吃麵包，都把牛油糖醬涂在外面，有時吃得滿

嘴唇都是油醬，豈不討厭。我雖是第一次吃大菜，卻不可不裝個內家模樣，免得被人看出外行來，暗中恥笑。因此也如法泡制，先

用布將小刀抹了一抹，然後取起一塊麵包，右手執刀，左手執麵包，看準了描頭，用盡平生之力，一刀切去，吃嚓一聲，已將麵包

平分兩片，不過他這把小刀的刀鋒快，這用力過猛，刀尖略在左手無名指上帶，已割破了一條口子。萬卷一心專注在麵包上，倒也

毫不覺痛，又滿滿在麵包中塗上一層糖醬。才將兩半片合擾，笑嘻嘻放下了刀，張開大口，咬了半塊，緩緩嚼著，果然其味無窮。

他口中的麵包，尚未入咽，豈知他左手無名指上的血，已在還席，一滴一滴的都滴在他面前台布上。萬卷素患近視，見雪白台布上

多了幾滴紅跡，還道是麵包內流出來的糖醬，暗說糟■可惜，即忙俯首去舐，舐出了血腥氣，不免有些詫異。再一看這糖醬並不是
打從麵包內流下，卻由他指上淌將出來，才知割破指頭。此時觸目驚心，覺得傷處微微生痛，暗說壞了，恰巧今兒身畔沒帶刀傷

藥，如何是好。猛見面前一隻玻璃碟內，滿裝著細白糖，不覺心中暗喜道：「白糖敷刀傷，永無痕跡，可謂天假其便。忙用兩指撮

起少許，掩上傷口。不料這藥才一敷上，頓覺其痛徹骨，不由的啊喲連聲。眾人驚問所以，萬一手護著傷指，哼哼不已，卻不肯說

出緣故。壽伯眼快，見他手指帶血，驚道：「莫非黃先生割破了手麼？為何痛得如此利害？」再一看台上，不覺大笑起來，說道：

「大約黃先生在傷口內敷了鹽末，因此生痛，你們看台上不是落著許多鹽屑麼！」

　　眾人聽了，都覺好笑。萬卷方知把鹽末錯認糖末，更覺羞愧難禁。本欲托故逃席，因這大菜是平生難得幾回吃的，只得暫時忍

耐。幸喜眾人志在用湯，笑了一回，便聽得一陣叮盆響，接著魚肉等菜，一道一道的端將上來，你吞我吃，一頓大嚼，竟把這件笑

話一併吞入肚去，終席無人提及，連萬卷自己也忘得無影無蹤。但他今兒這一頓吃，卻吃出一件很失意的事來。這件事他未免要抱

怨已故世的父母，恨他父母生他時，沒給他生得身強體壯，食量兼人，然而他平日在家吃飯時，未嘗不深感他家父母生得他食量弱

小，省儉不少。不過今天他吃別人的，免不得又換了一個念頭。因他看晰子先生的樣，也點了八道菜，不料吃到第六道上，已覺上

頂喉門，下抵肛門，眼看著第七第八兩道菜，原來原往，豈非是千古抱恨。對面的守愚、九如二公，也與他同病相憐。守愚因酒力

不勝，胃口減色。九如卻為餓過了火候，多吃了兩塊麵包。不意貪小失大，末道鴨片飯，竟不能下嚥。惟有汪晰子先生，卻將八道

菜吃得涓滴無餘，可見得會長資格，與眾不同了。主人尤儀芙，本有一件事，要借重幾位紳董。不期他所請那些有名紳董，果不出



伯和所料，一概謝絕，到的都是些末等角色，因此未能發表，只算白請了一次客。酒闌席散，已在九點鐘時分。伯和仍由壽伯伴送

回寓。萬卷、守愚等因難得出城，故而相約往附近群仙茶園，看一角頭的正廳戲去了。晰子與九如結伴歸家。儀芙待客人散後，付

過菜賬，同著劉隊長出了大菜館。走不幾步，忽有幾個便衣的中西包探，和一個三道頭巡捕，趕到前面，向劉隊長打了個照面，問

道：「這人可是姓劉麼？」

　　劉隊長未回言，儀芙代他答應說是的。那幾名探捕聽了，不由分說，圍住了劉隊長說：「請到捕房去一趟。」儀芙莫名其妙，

再看劉隊長嚇得臉都青了，問他也說不知為著何事。儀芙道：「有理不愁沒處講，便到捕房去何妨。若是他們的不是，定須找律師

教捕房賠還名譽損失。」劉隊長也說不錯，兩人隨著這班探捕，到了總巡捕房審事處。那西探上前一報告，儀芙聽了，方才明白。

這劉隊長是個過犯，當年犯了事，逐出租界有案。今天私入租界，有違捕房章程，免不得還要過堂擬辦。劉隊長此時俯首無辭，被

巡捕押入監牢之內，手攀鐵柵，哭喪著臉，向儀芙道：「萬望尤先生轉告都督，設法救我一命。」儀芙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且放

心，決無性命之憂。」當下儀芙出了捕房，趕到清和坊陸小寶處，找見都督。那時都督正同幾個革命偉人打僕克，儀芙忙將劉隊長

之事向他說了，都督也無法可施。旁邊有個朋友道：「這件事不須大驚小怪。巡捕房的事，急殺也是沒用。那劉隊長只可請他在捕

房委屈一夜，晚日解公堂時，請一個有名律師上堂，包你一堂完事。」

　　儀芙聽說，重複回轉捕房，告訴劉隊長，不必耽心，當夜又去找到一個做律師翻譯的朋友，托他辦理此案。果然次日劉隊長過

堂，並沒受別樣難為，只申斥一頓，重複逐出租界，不過略略丟些面子罷了，這都是後話不提。且說當晚晰子、九如二人，散席出

來，一同進城。兩人都是步行，一邊走著，一邊談論一件正事。九如道：「講到選舉一層，可以不須愁得。好在我們有一個團體，

常言眾擎易舉，我們會中人數雖然不多，若能人人向親戚朋友遠鄰近舍跟前運動，至少也得一百八十張選舉票，有了一百八十張選

舉票難道一個小小議員，還愁不能到手嗎！」

　　晰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權利二字，是人人愛的。試問你我二人，得了利益，誰不想自取，那一個肯拱手讓人。況且我們舊學

維持會諸人，與你我資望不相上下的很多。目今大總統恩典，有了這個做官捷徑，他們個個都是公民，誰不眼紅耳赤，躍躍欲試，

只苦沒得法兒，無門可入。倘若向他們宣佈了這選舉運動的妙訣，豈非開闢了別人的茅塞，於自己一方面，反有害無利麼！」九如

道：「這固是意中之事，然而有個補救之法，只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但可免那班人敗壞我們的大事，還可令他們樂為我用，

你道如何？」晰子拍手叫絕道：「妙極了！此法一行，爾我高枕無憂矣。」九如道：「今年我且讓你，這件事勢不能兼顧，若要兩

面不脫空，只恐反變做駝子翻筋斗，兩頭不著實。不過你若得了那樣，這學務裡的事，可要讓我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事不宜

遲，你明兒便叫萬捲髮通告，就是後天開會，最要緊的，通告上須寫明特備茶點，萬萬不可漏脫。如其不寫明，只恐沒有人肯來

的。」九如笑道：「這件事我決不忘，倘若別處開會，不備茶點，我罰咒也不願意去，難道自己開會，這招徠的秘訣，反漏脫不

成？」說時已到自家門首，九如辭了晰子進內。

　　晰子一人，走在路上，好生高興。暗想我汪晰子一介寒酸，讀書不成，考試不第，幸虧口才勝人，得為舊學維持會會長，社會

上居然大有名望。目今有了選舉之制，正是千載一時的絕妙上進機會。照九如所說之法，運動起來，縣議員一席，十拿九穩。縣議

員到手之後，慢慢運動省議員。做了省議員，再設法運動國會議員。一入了國會，只消逢迎逢迎大總統的意旨，若得總統賞識，便

可棄行做總統秘書。做了秘書，便好運動做各部總長。如其得了交通總長，某處鐵路電報局長缺出，有人運動，至少也得幾萬報

效。倘使做了財政總長，大借款一次，便有數十萬回扣。一任下來，不愁不多幾千萬銀子。那時衣錦還鄉，名利兩就。古人云：將

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不料我汪晰子也有此一日。想到這裡，頗以交通財政總長自負。到了自家門口，見那個站崗的警察，未曾

向他行禮，不覺勃然大。正要發作，猛然想起自己還未做總長，須待一朝權在手，再把令來行，姑且捺下一腔怒氣。走到裡面，又

怪他妻女沒起身迎接。再一想女流何知，宰相肚裡好撐船，不必同她們計較。便自己拖一張椅子坐下。此時裘氏正和女兒如玉在燈

下做活計，晰子見如玉渾身縞素，愁鎖蛾眉，不由的想起志敏夭折，自己戀著數萬金存款，致教女兒良宵夜永，獨守空幃，未免有

些抱歉。再一轉念，將來為父的做了總長，少不得要與總統往來。當今大總統公子很多，倘和女兒結下愛情，便可嫁一個總統公

子，豈不比平常小學生高出萬倍。女兒啊，你休再抱怨為父的，為父的自有教你心滿意足的一日呢。此念一轉，不覺哈哈大笑起

來。裘氏如玉驚問笑什麼？晰子自覺這些話未便出口，隨說沒有什麼，你們也可熄火了。裘氏知他舊病復發，不去睬他。晰子很覺

無趣，一個人先安歇。次日他有事在心，黎明即起，先在書房中吸了一袋煙，打點運動手續。又把上海公民的名冊翻了又翻，將自

己相識中交情略深的人名圈出，數了一數，共是五十三人。內中有二十一人是舊學維持會會友，一個是妹婿，兩個是聯襟，五個是

鄰居，三個是表戚，六個是同學至交，還有幾個，雖然也是親眷，卻已許久不通慶弔，如今用得著他們，免不得又要前去聯絡。舊

學維持會諸人中，單有錢守愚那廝很是可慮，因他人雖不中用，卻最歡喜沽名釣譽。當日選舉會長時，曾同我競爭過一次，如今雖

然被我制服，有時還想爬上我的頭去，幸喜他為人貪圖小便宜，不如許他舉我做了議員，便把舊學維持會會長讓他，想他一定答

應。不過做議員可做總長一事，千萬不可給他知道。他若曉得了，管教又要我競爭的。打定主意，又吸了一袋旱煙，叫娘姨買了十

文錢燒餅吃了，攏著名冊，到錢家去找尋守愚。

　　守愚昨夜在群仙看了髦兒戲，今天正在客堂中，指手劃腳的講給他妻女聽。見有客來，忙叫妻女迴避了，讓晰子坐下，笑問：

「會長先生，今兒起身得好早。」晰子道：「還是你早，我起身得不多時呢。」守愚道：「我因昨夜看了戲，所以今天已起來得遲

了。往常六點鐘便要起身，吹卯時風的。」晰子一眼看見他桌上放著選舉名單，因道：「你這選舉信，也是昨天送到的？」守愚

道：「正是。只因單子上甲種、乙種的名字太多了，我還沒看仔細呢。」晰子道：「人頭雖多，聽說當選的並沒幾個。」守愚道：

「果然有這句說話。」晰子道：「但不知守愚先生的意中，想選舉誰呢？」守愚道：「此是國家大事，必須選舉一位名高望重的，

方不辜負這一張選舉票。」晰子道：「這個固然，但也須得眾人同意，否則舉而無效，豈非白糟蹋一張選舉票嗎？」守愚道：「果

然這一層上，也不可不留意的。」晰子道：「我看守愚先生名高望重，我們還是公舉了足下罷。」守愚笑說：「這句話我……如何
擔當得起。我們會中，除卻你會長先生以外，名高望重的，沒有第二個了。」晰子笑道：「原為這虛名誤人，因此有許多人意欲舉

我做議員，你想我也如何擔當得起呢？」守愚道：「會長說那裡話，你老人家的資格，也未必夠不上議員了。」晰子道：「夠雖然

夠得上，只恐有一部分人贊成舉我，還恐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舉我，仍不能足額，那時豈不教贊成我的一部分人，白糟蹋了選舉票

嗎！所以我想還是聯合這兩部分人公仝舉你，豈不甚好！」　守愚沉吟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不過你還有一部分人贊成，我恐連一部分

贊成我的都沒有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晰子遲疑道：「這又是一個難題目了，然而不贊成的人，可以運動他贊成，只須略略下些本錢罷咧。」守愚道：「若說運動，

還不如運動那一部分不贊成的舉你，豈不比我運動全體的省力。」晰子道：「我若做了議員，勢不能兼顧別處，這舊學維持會會長

一職，卻要勞守愚先生擔承了。」守愚笑道：「不是我誇口的話，我錢守愚議員資格雖然夠不上，會長的資格，卻還擔當得起。你

若做了議員，會長之職，我一準代勞便了。」晰子道：「但你意中究竟舉誰呢？」守愚笑道：「我嗎？自然選舉你，難道還要你運

動不成。」晰子大笑，略坐片刻，又談了些閒話，才告辭出來，再去找尋幾個親戚。這些親戚都是商界中人，不知這選舉一事，關

係重要，接到了通告信，還當作尋常傳單之類，丟開不作理會。聽晰子談及，方才搜尋出來，看了一遍，不是說人名太多，累贅討

厭，便是說我們做生意買賣人，不懂得這勞什子的議會，誰願意丟了自己的工夫，去選舉別人。晰子好容易用了許多說話，將這班

人開導明白，然後教他們選舉自己。好在這班人都是無可無不可的，聽說並不反對，一口答應。

　　這天晰子雖然賠了些腳步，費了些唇舌，卻還出兵有利，水到渠成。晚間九如來家，告訴他通告信已教萬捲髮出，自己也替他

運動了十來個人。晰子好生歡喜。次日上半天，足不出戶，在家備好了演說底稿，飯後出來，在茶食店中買了一塊錢蛋糕肉餃之

類，自己先拿幾塊吃了，然後叫店伙包紮停當，親自帶往舊學維持會。此時離開會時間還早，那黃萬卷、錢守愚、衛運同三人已到



會多時，一見晰子提著包裹進來，都說茶點來了，解開來大家嚐嚐。晰子忙道：「茶點須待開罷會再吃，倘若此時吃光了，少停吃

什麼呢？」眾人聽了，都露出很不高興的模樣。晰子不敢將包裹脫手，恐一脫手，又和上回一般，被人偷吃了大半，隨即喚茶房拿

去鎖入廚內。自己還未坐定，九如也來了，向晰子說：「原來你先到咧，我今天還請了兩個外客。」晰子說：「歡迎之至，來了不

曾？」九如道：「馬上就到。」又問晰子茶點買了不曾？晰子回說早買了，九如道：「這是少不得的東西，快拿些來嚐嚐。」晰子

道：「等一會罷，待開過了會吃不遲。」

　　正言時，外面走進兩個人。一個身長而瘦，一個身矮而肥，都在四十左右年紀。九如忙替晰子介紹說：「這位便是我們會長汪

先生。這兩位是無錫甘孟仁，孟河金富陶先生。」晰子知道二人是醫界中有名人物，慌忙讓坐不迭，說難得二公光臨，真乃敝會之

幸。二人也說久仰汪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見，不勝欽佩。晰子連稱豈敢。九如道：「甘先生、金先生醫務很忙，今天辭卻出診，撥冗

來聽汪先生演說，如此熱心，世所罕見。」富陶道：「醫務事小，何足掛齒。半天出診，不過一二百元醫金而已。汪先生的言諭，

乃是千金難買的呢。」九如接口道：「雖然是汪先生言論名貴，然而兄弟居間介紹之功，也未必為校」眾人大笑。九如又道：

「甘、金二公遠來，想已肚中饑餓，快拿茶點出來。」晰子無奈，只得命茶房裝上兩盆蛋糕、肉餃。孟仁道：「我們才吃罷飯，又

要用什麼茶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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